FieldworkChina

China Policy Consulting

Fieldworkchina@aol.com 




02/16/2001
何处寻找解决台湾问题的大智慧？

Where To Search For Wisdom for the Taiwan Problem?

自从台湾总统府易主以来，台湾海峡似乎平静下来了。新总统陈水扁既不能统合民进党党内的力量，更不能和其他党派结成所谓的“全民政府”。受内政力量的制约，台湾新政府不能在两岸问题上有所作为。触动统独的问题对新政府来说带来的只是更大的政治力量的分化，而非整合。但是，另一方面，在两岸问题上，陈水扁一直面临来自在野党和大陆政府的强大的政治压力。于是，陈水扁还是做了一些他自己称为不小的动作，主要表现在单方面实行“小三通”和提出解决两岸问题的一个新的概念，即“统合”。

在海峡的另一边，台湾的现实政治情形使得大陆领导人对台独的担忧减少了一大半。这倒不是因为陈水扁较李登辉少台独倾向性，而是因为陈水扁的确没有具有李登辉那样的政治动员能力。李登辉有权有势，也有足够的智慧带领台湾走向其所确定的目标，但陈水扁则不然。只要台湾岛内的政治力量是如此的分散化，陈水扁就很难象李登辉那样毅然地带领台湾向一个既定的目标前进。因为不再担心台湾会很快走向独立，大陆领导人往日的强硬立场至少表面上有所软化。


两岸关系因此“平静”下来了。不管这种平静是真实的还是虚假的，“平静”本身就可以让人有足够的空间和时间来想象如何解决两岸问题。因此，最近以来，台湾各派政治势力纷纷提出自己的见解和选择来解决两岸问题。国民党领导人重提“联邦制”或者“邦联制”的概念，而陈水扁方面则提出了“统合”的概念。而大陆方面尽管没有改变往日的“一国两制”的提法，但在政策和领导人的态度层面已经发生了实际的变化，表示只要台湾方面承认“一个中国”这一大前提，什么事都是可以加以讨论的。


但是，两岸领导人这种各自的“好心”都没有得到对方的应有的“回报”。两岸对他方开出的解决方案的认知相去甚远。在台湾方面看来，“统合”的概念出自一个传统上坚持台湾独立的陈水扁已经是很大的进步了，大陆方面的拒绝表明大陆领导人没有诚意来解决两岸问题。大陆方面无意接受陈水扁的“统合”新概念。因为在大陆看来，这个概念如同从前的“联邦“或者是“邦联”的概念一样具有把台湾的“独立”正式化从而是分裂国家的意义。根据台湾方面的解释，“整合”就是要跟随西欧国家之间的整合模式，即主权国家之间的整合。很自然，让台湾先成为一个“主权国家”再来谈未来的整合，是大陆领导人所万万不能接受的。

同样，另一方面，台湾方面也不能接受大陆的“一国两制”的概念，不管大陆对“一国两制”的定义是如何的松散和具有可变性，但台湾还是不能从属于大陆的“主权”概念，认为接受这一概念等于台湾的自我投降。既然双方不能就两岸关系的未来达成一种基本的共识，改善两岸关系就不可能有很大的政治动力。


两岸领导人不能达成一个基本的共识当然有很多原因，但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是他们都从“错误”的地方找到了“错误”的概念。不难看出，无论是台湾还是大陆，两方面都已经成为来自西方的“绝对主权”概念的思想奴隶。迄今为止，台湾方面所用的概念包括“联邦”、“邦联”、“统合”等等都来自西方。这些概念并没有什么错，它们在西方存在过，实践过，并在不同时间和场合起到过积极的政治作用。但在大陆看来，这些概念在政治上说是不可接受的，也就是说，他们在政治上“不正确”。它们不仅和中国传统上的“大一统”概念相去甚远，更重要的是他们过去在中国的痛苦政治经验。近代中国的历史告诉了大陆领导人，这些概念与其说是走向未来统一的途径，倒不如说是对中国分裂现状的承认和首肯。只要大陆领导人看不到台湾方面对未来国家统一的诚意和决心，只要所有这样那样的西方概念和中国以往痛苦的经验联系在一起，台湾方面提什么样的概念都不会给两岸关系带来任何动力。


但是，大陆本身也在坚持来自西方的概念，即绝对主权。即使在实际层面中国领导人能够实行甚至较之“联邦”或者“邦联”更为宽松的制度，但也没有意愿去接受这些概念。可以理解，大陆领导人一直反对台湾方面提出的所有这些概念。所以，邓小平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概念。这一概念是针对台湾提出的，但先被用于香港问题上。但另一方面，大陆政府在台湾问题上所坚持的原则包含有强烈的“绝对主权”概念。如果说，台湾民进党政府对正式主权的追求使得其不可能接受“一个中国”的原则，那么大陆政府的绝对主权原则使得其不可能在台湾问题上作很大的理论上的让步。


且不说主权概念在二战后西方社会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可以确定的是，海峡两岸都深受西方早期“绝对主权”概念的影响。如果“绝对主权”概念主导着两岸关系，两岸争斗的解决最后只能求助于物质力量，甚至是武力，正如二次世界大战前西方国家几个世纪所走过的路程一样。看来，如果两岸要继续从西方的主权概念中寻求解决两岸关系的方法，最终可能只是死路一条。西方概念会导致政治上的“不正确”，那么何处寻找解决两岸问题的大智慧呢？向几千年的中国传统寻找，还是向一个还没有发生过的未来世界寻找？这本身是一个考量两岸领导人大智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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